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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针对消费者反映部分

快递企业春节期间停止服务的情

况， 国家邮政局近日连续发出通

知并召开会议， 要求快递企业保

证重点地区网点的正常营业，合

理安排春节期间运营， 承担社会

责任。（详见本报昨日 2 版）

点点评： 快递员又不是公务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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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让他到宾馆上班吗？ ”陈

晶妈说。

“给你个棒槌就当针了！劳动局是

咱家开的？ 我说让谁进，谁就能进了？

那是国营的、政府办的宾馆，等我回去

再说吧！ ”电话挂了，陈晶妈被泼了一

头冷水，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晶从包里掏出一叠钱说：“妈，

这是俺伯给的卖麦子的钱， 扣除浇地

钱、买肥料钱、买麦种钱，剩下的钱都

让我捎来了。 这五百块钱是俺伯送我

上学的钱，跟那钱不掺和。 ”

陈晶妈叹一口声说：“唉， 把心扒

给他，也买不住他的心！ 石头，走的时

候把钱装回去。给你爹说一声，俺转成

商品粮户了，地就不要了。 ”

石头抬头看了看陈晶妈的脸色，

他猜测到几分，只是不便问。他说：“听

我爹说， 您三口的地再调地时就没有

了。这钱已经拿来了，还有再拿回去的

道理吗？ ”

陈晶妈走进了厨房， 里面传来一

声声叹息。

陈保省回来了， 他的脸上没有一

点儿笑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半天才

说：“来了？晶晶要让你来宾馆当工人，

那是好进的？那是自家的宾馆？咱是世

交， 不说外气话， 在宾馆工作风刮不

着，日晒不着，谁不想去那里上班？ 人

事手续归劳动局管，要的是干部子弟，

商品粮户口，农民根本就不考虑，我当

总经理有啥办法？你既然来了，就按来

了说，我跟他们商量了，以实习的名义

下午就上班。能不能转成正式工人，听

天由命吧，要是生来的鸭子嘴，一辈子

就别想那鹰食。 ”

饭端上来了， 陈晶妈瞪了陈保省

几眼，说：“孩儿既然来了，能给安排是

他前世的造化，不能安排的话，种地也

能吃碗饭！ ”

石头坐在陈保省对面， 他看了看

陈保省一眼说：“叔，让您费心了。今年

考试我没发挥好，俺爹要我去复习。晶

晶说您安排好了，我过来看看，如果能

上班，我会珍惜这份工作的，不会给您

脸上抹黑。 再者，我来看看您。 晶晶考

上了大学，家里人都很高兴，顺便送送

她。 ”他还想说下去，坐在一旁的晶晶

踩了踩他的脚，不让他说下去。

陈保省有些尴尬， 这小孩真是大

了，一字一板说得在理。

一顿不愉快的午饭结束了。

韩振淇走进这家富丽堂皇的宾

馆，在王丽经理简短的培训后，实习开

始了。

先从服务生开始，他两腿并立，反

剪着手，站在由他负责的四张桌子旁，

等着客人的到来。客人来了，他微笑相

迎，让坐、倒茶、点烟、递毛巾、挂衣服，

恭恭敬敬地递上菜谱，等客人点菜。这

一桌还没安排好，又一群人来了。这边

嚷嚷着报菜名，那边吵嚷着要座位，到

处是声音，到处在吆喝，就是有四只耳

朵也听不过来， 长四只胳膊也应酬不

过来。

“这两桌我来。 ”陈晶不知啥时候

出现在他身边。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松了一口气。

客人总算一个个离开了， 又该收

拾残羹剩汤、碗筷盘碟。别的服务员把

剩菜汤倒在一个碗里， 碗盘摞在一块

儿，一下搬走了，他也照着做。 他捧起

来一摞碗盘，生怕菜汤洒在身上，战战

兢兢地离开桌子， 生怕有个闪失，结

果，没走两步，手一滑，盘子全落在地

上，成了碎片。

“谁的盘子摔了？ ”王丽大声吆喝

着，飞步走了过来。

陈晶拉了一把韩振淇， 站在他前

面说：“是我，手滑了，也不是故意的。”

王丽看到总经理的女儿全揽起

了， 变了口气说：“捡起来放到垃圾筒

里吧。 ”

第一天上班总算结束了。 韩振淇

和晶晶走出了宾馆， 大街上霓虹灯不

断闪烁，川流不息的人群、繁华的城市

引不起韩振淇的兴趣。 陈晶就要上学

离开自己，怎不叫他忧心忡忡？他们走

了一条街，又走了一条街，两人默默无

言地走着，谁也没说一句话。

还是陈晶先开口了：“我走了，你

复习复习功课，明年再考，相信你一定

会考上。俺爸嫌贫爱富，跟俺妈经常吵

嚷，我也没办法。 俺妈愿意让你来，常

念叨你，她给我买件衣服，也要给你买

一件，布衫都买了好几件，都在箱里给

你放着。 她常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

后半生就指望石头过呢’。我爸一听这

话就烦。 我走了，你不要感到寂寞，到

家去，我妈肯定给你做好吃的。我常给

你来信，星期天来看你。 ”

韩振淇一声不吭， 无名的伤感困

扰着他，他真想大哭一场。

转眼间， 陈晶报到的日子第二天

就要到了。这天，陈晶照常同他一起上

班，一同下班，把他送到住室。

同一个屋里的陈磊师傅看他们进

来了说：“你们坐，我去打壶水。 ”他打

完水，在大街上转几个圈回来，陈晶还

没走，他给陈晶倒了一杯水。

“谢谢陈师傅，打扰您了。 俺哥没

出过门，您多指点些，如果用着陈总，

你说一声，那是我爸。 ”陈晶接过水杯，

交代了一番，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夜已经深了， 室内只能听见两人

的呼吸声和远处歌舞厅的音乐声，韩

振淇翻来覆去睡不着。

正在看书的陈师傅说：“小伙子，

看来压力不小呀！ 陈总的千金对你还

是不错的。 ”

“俺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又一块儿

做伴上学现在，跟亲妹子一样。 ”韩振

淇说。

“嗨，年轻人，甭给我打马虎眼。青

梅竹马，两小无猜。 可惜呀，小时候命

运相差无几， 长大以后就有天壤之别

了，人家是总经理的闺女，大学毕业后

就是国家干部。 你呢？ 来当服务员了。

看你年纪轻轻， 正是发奋考大学的时

候，不去发奋，偏要来人家嘴底下拾米

吃。 这才是小老鼠钻棺材， 死的出不

去， 活的要进来。 差多少分没过分数

线？ ”陈师傅问。

“十几分。 ”韩振淇不好意思说。

“不考了？ 没有八年抗战的精神，

还算一个男子汉！ 你要想得到姑娘的

爱，你就得学历比她高，能耐比她大。

现在是啥时候了， 国家要改革， 要开

放， 人得有理想， 有抱负， 有真才实

学。 ”

他越说越激动，“你看看报纸，听

听广播，国策已定，要改革开放。 南方

的宾馆、后厨已经对外公开承包了，我

的师兄弟， 几十年的工龄都不要了，

有的承包了宾馆， 有的承包了后厨。

到时候陈总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保， 你还来投靠他？ 年轻力壮， 不能

吃苦耐劳，光想天上掉馅饼。我说话不

好听，回去当个养鸡专业户，也比当个

服务员强！ ”

韩振淇仿佛在黑夜中看到了一道

亮光，他心中轻松了许多。他说：“陈师

傅，我跟你学厨师吧？ ”

“你学这一行有啥出息？还是考大

学吧。伺候人的活最难干，你脚忙手乱

一身汗，精心炒出一盘菜，淡了、咸了，

生了、熟了，众口难调，一人难称百人

意。当厨师有啥好？一辈子走不出三尺

灶台。 别胡想，上学才是出路。 ”

“陈总不也是学厨师出身吗？不也

当上干部，当上大经理。 ”

屋内说话，墙外有耳。这些话都让

路过的王经理听到了，去头剪尾，成了

到陈总那里打小报告的材料。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韩振淇还在

重复着同昨天一样的工作， 陈晶将要

离开自己，他也没空去送她，总觉得心

神不宁的。他机械地擦着桌子，桌子都

擦得能照出人影了。这时，王经理走来

说：“陈总让你到他那去一趟， 现在就

去。 ”

在宾馆里， 总经理的召见如同皇

宫里的圣旨一样，高于一切。总经理的

门虚掩着，韩振淇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迈进了一步说：“叔，您叫我？ ”

陈保省坐在老板台后面， 脸阴沉

得能拧出水来， 把桌子一拍：“你知道

这是啥地方不知道？ 这是你家那破堂

屋吗？不经允许想进就进吗？真是没上

没下！ ”

刚进门就一头污水，谁能受得了，

韩振淇也没好气地说：“你叫我有事

吗？ 没事我走了！ ”

“你会立正不会？ ”

“会！ ”

陈保省声嘶力竭地喊：“立正！ 向

后转———起步走———一二一” 韩振淇

后脚刚迈出门，门“啪”地一声关上了。

十八

韩振淇没有回头， 也没回他住的

宿舍，而是径直走出了宾馆，走出了鹤

壁，走在起浮连绵的太行山之中。（16）

□

李鹏

小消息《临近春节 小饭馆歇业

吃顿便宜饭成难题》（详见本报昨日 3

版），区区四百言，抖搂出来了一个天

大的事儿———民以食为天， 填不饱肚

子，可不是天大的事吗！ 再则，说这个

事儿非同小可，还因为年年共此时，年

年都没能解决好这个事儿， 是个老大

难问题了。

消息直接引述了两名食客、 一名

业者的话，这里不妨照搬过来，逐一分

解，看看究竟能不能理出个头绪，以求

教于大方，特别是我们的权力部门。

“大年三十才正式放假，可是小餐

馆纷纷歇业，高档酒店又不能天天去，

可把我们这些经济能力有限又没有时

间回家做饭的上班族给害苦了。”———

市民李先生。

当下吃不上、 吃不起饭的又何止

“经济能力有限又没有时间回家做饭”

的这位李先生呢？ 大量的外来单身创

业者， 居家与上班分属两个城区的普

通职工，单位又不设公共食堂的，哪个

饭时不是以小餐馆为家？ 如今这个

“家”关门大吉，自己的家一时半会儿

又回不去， 个中滋味， 只有心知“肚

明”。“倦客无浆马无草。 ”迎新的爆竹

已经响起，街面的灯笼已经挂起，恰恰

此时，当填饱肚皮成为一种奢望，让职

工安心岗位、恪尽职守，岂不是成了奢

望？上述李先生所言，正是点中了问题

的疼处。

再看餐馆刘老板的盘算：“我们每

天的收入并不高， 给工作人员一涨工

资就没啥利润可图了， 索性早点儿回

家过年，等过了正月初五再营业。 ”

开馆子当然首先是服务社会，但

是没有绝对的义务， 无利可图谁起五

更啊？ 刘老板们遵循的是市场经济法

则，有人一时吃不上饭，板子不该打在

他们屁股上。

实际上， 尽管餐饮业属于完全放

开的经营领域， 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这

些领域可以无所事事。市场经济，不管

是社会主义的也好，资本主义的也好，

政府都有义务借助经济的、法律的、行

政的必要手段来保证供应、稳定价格、

保障民生。

食客要吃饭，店家不愿做。如何平

衡这对供求矛盾， 靠强迫命令已经行

不通，靠市场自身调节也不行，毕竟市

场不是万能的。 我想得转向“柔性解

围”。 对这种特定时期出现、规律性极

强的餐饮市场现象， 我们不妨考虑依

据一定的程序， 给营业餐馆以必要的

行业短期补贴， 或是一定的税收减免

等优惠政策， 如此一来， 既扩大了需

求，刺激了消费，又稳定了就业，最终

还可能促成我市餐饮市场淡季不淡，

一花独放，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消息里王先生所说“平时一

碗 5 元钱的鸡蛋面已经涨到了 6 元

钱” 的现象， 实际上还是供求失衡所

致。 如果加价在成本上升的合理范围

内，我们的头脑连同我们的肚皮，都应

该理解、 接受。 如果价高离谱， 有趁

“节”打劫的嫌疑，价格监管部门还是

要挥动“有形的手”，给予临时价格干

预一下好。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立足改善

民生，时刻注意首先解决好吃饭问题，

我们才能够以更加充沛的精力、 更加

饱满的热情， 建设我们城市的美好明

天。

而明天，就要进入春节长假了。 长

假过后开工伊始，一部分工薪族的“吃

饭难”问题，必然还会重现。 围绕这个

难题， 看来有关方面还有做功课的必

要，也有做足功课的时间。

·鹤城锐评·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儿

·非常道·

“想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缺少

什么， 不看别的， 就看他炫耀什

么。 想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不看

别的，就看他掩饰什么。 ”

———摘自畅销书 《我的凡人

箴言录》。 人无完人，承认缺点，就

少了一半缺点；掩饰缺点，就多了

一倍缺点；改正缺点，便是美德。

“立法要求企业必须发放年

终奖。 ”

———机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13.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年终奖，

69.5%的人称“还没有拿到，但预

计有”。 广东人大代表建议，通过

修改相关法律来规定企业必须发

放年终奖。

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越来

越让人不安了。 它让人不安之处

在哪里？ 在于它太急于完美了，太

急于消除人和事的特性、 消除现

实落脚点， 努力地呈现出一个没

有瑕疵、 没有矛盾、 没有情感起

伏、没有智慧、没有讽喻的完美世

界。 这种人造天堂， 常常出现在

“乌托邦电影”里。

———作 家 韩 松 落 评 央 视 春

晚。

□

李建华

原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

春荣涉嫌受贿 40 余万元，磐石市人民

法院认定其有“立功的可能”，判处其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因重罪轻

判，目前磐石市检察院已提出抗诉。（1

月 30 日《检察日报》）

王春荣受贿金额根据我国刑法的

规定，本应判处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决其有期徒刑三年且缓刑五年，量

刑之轻令人难以置信， 而法院从轻判

判的理由更是不可思议。

王春荣有检举他人的行为， 但其

举报的犯罪线索没有得到确实查证，

而判决书中也没有对其立功的证据情

况进行论述，实际他仅仅存在“立功的

可能”。

一种可能立功的状态， 就足以让

一个贪官几乎不受惩处， 不知让那些

现实的或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多么开

心，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景，因为他们

知道做个检举的姿态易如反掌。

法律的审判最为讲究事实， 丁是

丁、 卯是卯决不含糊， 如果不依据事

实，不尊重事实，一切皆有可能。

“立功的可能”

·闻者拍案·


